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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本缺口加大，补充工具创新有望加快 

 

曾刚；贾晓雯 

 

摘要： 2018 年，在日趋严格的内部监管环境下，我国银行业现

有资本水平中存在的“水分”将不断被挤出，同时，国际监管规则的

落地对我国大型银行也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多种因素叠加，导致

我国银行业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2 月 27 日，人民银行就规范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发布公告。3 月 12 日，中国银监

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创新

意见”），明确支持商业银行探索资本工具创新并拓宽资本工具发行

渠道，为银行发行各类创新型资本工具创造了有利条件。预计银行业

资本工具创新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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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本补充压力不断上升 

影子银行回表 

2017 年开始的“三三四十”专项治理行动揭开了银行业严监管

风暴及金融去杠杆的序幕。2018 年，随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逐步完

善，监管短板将逐步得到补齐，监管真空得到填补，可以预见银行业

监管力度不会衰减，各种市场乱象及监管套利行为将得到进一步遏制。

同时伴随着即将落地实施的资管新规，银行业通过同业、理财等业务

无序扩张的时代终结，表外业务将加速“回表”，非标业务回归标准

化，资产质量也将更加透明和真实，但无疑将对银行资本的承接能力

提出严峻挑战并加速资本消耗，行业阵痛难以避免。 

新资本管理办法过渡期结束 

为配合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原中国银监会于 2012 年发布《商

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设置了 6 年的过渡期，要求商业银行

在 2018 年年底前达到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2018 年是过渡期

的最后一年，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将分别达到 8.5%、

9.5%和 11.5%，其他银行则要分别达到 7.5%、8.5%和 10.5%。在监管

力度增强及资产回表的背景下，部分银行特别是近年来资产规模过度

扩张的中小银行将资本端承压，并需要于年底前冲刺完成资本补充任

务。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追加要求 

2014 年 11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

行损失吸收能力充足性要求》（以下简称“TLAC 监管”），要求全球系

统重要性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至少应达到风险资产的 16%-

20%。TLAC监管与巴塞尔协议Ⅲ资本要求存在一致性，最低总损失吸

收能力要求包含巴塞尔协议Ⅲ中 8%的最低资本要求，但不包含巴塞

尔协议Ⅲ的资本缓冲要求（2.5%）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

要求（1%-3.5%）。这意味着，TLAC 叠加巴塞尔协议Ⅲ之后的总要求需

要达到风险加权资产的 19.5%-26%。根据现有规定，全球系统重要性

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在 2019 年 1 月之前至少应达到风险加

权资产的 16%，在 2022 年 1 月前应至少达到 18%。 

目前，我国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被确定

为 G-SIBs，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将于 2019 年开始

适用第二档（1.5%）的附加资本要求。从理论上说，TLAC 超过巴塞尔

协议资本监管要求的部分，可以用资本或其他符合 TLAC 要求的债务

工具来满足，但与国际银行业相比，中国 TLAC 工具发展滞后，满足

TALC 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从这点来看，四

家大型银行可能面临更大的资本补充压力。 

合格资本工具匮乏 

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资本补充工具较为单一，主要依赖



普通股、利润留存、优先股、可转债及二级资本债券等工具补充资本。

其中，普通股、优先股及可转债的集中发行可能在对资本市场形成较

大冲击，同时上述工具的发行门槛较高，大量非上市中小银行难以具

备发行条件，同时审批或转化周期较长，难以解决银行补充资本的燃

眉之急；在利润留存方面，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同

时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紧，银行业利润增速放缓，内源性资本补充难以

为继；二级资本债券的适用范围最为广泛，各类银行均可根据自身资

本情况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但该工具并无法解决银行一级资本

短缺问题。资本补充机制的不畅已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银行业未来发

展扩张及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产生制约，资本补充渠道亟待拓宽。 

 二、资本工具创新的方向 

总体上看，监管强化背景下，银行业的资本补充压力不断增长。

此外，社会融资总量萎缩的同时，银行信贷占比显著上升，意味着维

持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对支持实体经济和稳增长愈发重要。在这种背景

下，拓展银行业资本补充渠道、加快资本工具创新已势在必行。结合

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丰富资本工具种类，灵活补充机制 

目前我国合格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二级资本工具较少，非上市

中小银行可以使用的资本工具类型更是有限，此次《意见》提出，要

在原有优先股及减计型二级资本债券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增加资本工



具种类，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

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

有利条件，进一步丰富了资本工具种类，增加了资本补充的灵活性。 

从新增工具种类来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不设定到期日，可以

填补我国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中债务性资本工具的空白。4 月 6 日，哈

尔滨银行发布公告，拟发行不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资本补充债券，扣

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该行其他一级资本。这是《意见》发布

后，首家公开披露将采用创新型资本工具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银行。

对于刚刚撤回 A 股上市申请的哈尔滨银行而言，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及时满足了其补充一级资本的迫切需求。 

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来看，优先证券（包括优先股、信托优先证

券等）在其他一级资本补充中占据绝对主导，中国银行业在这方面未

来应有有较大的空间。其他资本创新工具主要涉及二级资本工具，增

加了含转股条款的资本工具，将进一步提升二级资本工具的灵活性和

多样性。 

扩大投资主体范围，降低风险集中度 

从目前我国已发行的减计型二级资本债券来看，投资主体主要为

商业银行及其发行的理财产品，风险仍集中于银行体系。此次《意见》

提出要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研究放宽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机

构、基金公司等非银机构对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政策，有利于扩大投



资主体范围，缓释集中度风险，并增加市场资金供给，降低银行融资

成本。 

优化资本创新工具发行流程，提高资本补充效率 

以优先股发行为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进行资本补充

需要先后经银行监管部门及证监会审批，审批链条较长，导致商业银

行在紧急情况下难以及时补充资本。此次《意见》提出要探索并联审

批，逐步完善储架发行审批制度，有助于优化资本工具发行审批流程，

并赋予商业银行一定的发行自主性，有望提高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效

率。 


